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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汉 乡 村 振 兴

从墙角蒙尘到桥头“露脸”

“那时候，这块匾就随便搁在墙角，积满了灰。”现任村支
书、43岁的刘欣站在刘彬士故居门前说。2018年起担任刘家
山村党支部书记的刘欣在村里长大，他少时的记忆里，老匾与
旧物、农具放在一起，“没人当回事，就是个老物件”。

那时的刘家山，有句老话：“养女莫嫁刘家山，二十四道拐
角弯。男人前面驮犁走，女人后面送中饭。”

70岁的老村长刘登峰坐在自家屋门前，一口黄陂腔拖得
又长又慢：“田地都在山那边，清早赶着牛过去干活，屋里后脚
就得备中饭送去。那路——难走得不得了啊。”说起从前，老
人家摆摆手，“提不得，提不得”。

21年前记者初访时，一条12公里长的水泥路刚刚打通，
全村107户、400多口人，依靠栽种板栗、油茶谋生，2004年人
均年收入仅 1300 元。“白米饭，木兜子火，除了神仙就是
我”——这是当年村民能想象到的最好生活。

2005年春，武汉市启动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刘家
山成为首批110个试点村之一。政府资金顺着山路送进来，
修路、通水、改造旱厕，一条条硬化路、一处处翻新的庭院，把
封闭在群山里的村落，和山外的世界连在了一起。

路通了，出路在哪里？刘家山村抓住独有的高山气候
优势——夏季气温比市区低5—8℃，政企合力打造清凉寨景
区。2006年“五一”，景区一期开业。

被村人津津乐道的刘彬士，清嘉庆六年（1801年）在殿
试中取得“榜眼”，后官至刑部左侍郎、浙江巡抚，村人尊称
其为“状元公”。村民们口口相传，刘彬士为官清正，晚年辞
官归乡时，行囊里只有几箱书稿和一块皇赐匾额。因为刘
彬士，村民将穿村而过的小河改名为书香河，“家园建设行
动计划”中，河上新建了三座桥，被村民命名为九曲桥、进士
桥、状元桥。

2007年，蒙尘已久的“木本水源”木匾第一次被挪了地方——
村民合力将其擦拭一新，悬挂在进士桥旁游客最密集的商铺
墙面。匾一挂上去，村里老人自发在桥头摆起茶桶，给过路游
客讲“状元公”的故事。从前落在墙角的旧物，头一回在吆喝
声里“露了脸”。

当年牵头盘活山村资源的，是刘欣的父亲、已故老村支书
刘厚胜。那时，他向记者描摹山村未来：退耕还林种绿茶，户
户扩种银杏，人均300株，让这些树木成为世代增收的“摇钱
树”。老村支书定下目标：2006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要突破
4000元。

老村支书的话犹在耳边，山村发展速度却远超预期。木
匾挂上桥头商铺的那一年，全村人均年收入突破5000元。刘
欣将这次挪动定义为从贫困走向脱贫的分界点：从前村民只
顾温饱，旅游开发后，大家猛然醒悟——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可能是大宝贝。

从桥边商铺到故居正中

2010年，村民们自筹资金修缮刘彬士故居。次年，木匾
第二次被挪了地方。

挪匾那天，进士桥头围了不少人。有人担心：“挂这儿好
好的，挪走游客还找得到吗？”“挂桥头是让人看热闹，挂故居
是让人敬祖宗。热闹能管一时，祖宗立下的规矩能传一世。”
刘厚胜回答。

几名老人听了，转身回家取来红绸布，把匾裹了个严实。
4名后生抬着匾穿过书香河，脚步踩得石桥咚咚响。木匾被
郑重地悬挂在故居正堂最显眼的位置，角落里蒙尘的旧物，变
成了小山村的“镇村之宝”。

这一年，刘家山村获评“武汉市十大魅力乡村”。此时，武
汉已从“家园建设行动”深化至新农村建设阶段，产村融合发
展成为主基调。

故居修缮后，村民们又寻回了刘彬士的墓碑——黄陂甘
棠一户农民挖地基时意外发现的，村民们听说后，立即驱车往
返近百公里，将其运回修复后重立于村中。如今，这块墓碑与

“木本水源”匾一道，成为山村又一人文景致。
在刘欣看来，木匾第二次挪动，标志着刘家山从简单脱贫

迈入乡土产业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此后，黄陂全域旅游蓬勃
兴起，刘家山村依托清凉寨景区深耕民宿产业，经营方式全面
升级。

2017年，乡村振兴的宏大蓝图徐徐铺展，给深山乡村送
来全新发展机遇，刘家山村乘着政策东风，接连捧回“湖北省
美丽乡村”“国家森林乡村”“武汉市乡村休闲游示范村”等金
字招牌。

2名村民的创业故事，印证着乡村产业的蝶变。
木匾“迁入”故居的第二年，村里的“农家乐”提档升级，向

民宿产业迈进。先前开农用车搞运输的村民刘军瞅准商机，
逐步将自家房屋改扩建成三层楼的民宿，全年稳定增收30余
万元。

村民刘小平在外卖汽车，干了20多年，手中有了些积
蓄。那年，他回村过春节，看见村里新修的柏油路通到了家门
口，几个老邻居拉着他去看自家改的民宿。他站在家乡的山
坳里，忽然觉得，村里比城里有意思多了。过完年，他没再出
去，投入积蓄，在村里盖了座农庄，并以村子所在地的山坳“黑
谷冲”命名。头几年，旺季一天能接待十几桌，年毛收入超百
万元。村里人叫他“能人”，他听了直摆手：“什么能人，就是在
外头漂够了，想回来。”

如今，村里共有22家民宿，可同时接待近300名游客。
村集体对接景区引流客源，统一规范民宿服务标准，盘活闲置
农房，入股文旅经营。村内3万余棵银杏每到秋季金黄遍野，

“高山花园”在网络平台走红，深山古村变身武汉热门打卡地。
2023年，黄陂跻身国家级“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刘

家山村迎来全新发展赛道。好山好水、“状元村”文脉叠加政
策红利，村子发展再上台阶。刘欣告诉记者，2025年，村民人
均年收入达2.5万元，较21年前增长近20倍。

从故居墙上到村民心里

2025年冬，松线虫病蔓延到村口杉树林。这一大片杉树
林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栽下，几代村民守护至今。有人提
议，将病树砍了卖钱，为村集体添些收入。

消息传开，村里炸了锅。“这片林子我们守护了这么多年，
说砍就砍？”“树都病成这样了，不砍留着干啥？”

刘欣没急着表态。他带着几个村民去了趟刘彬士故居，
站在“木本水源”匾下，沉默半晌，才缓缓开口：“匾上写‘木本
水源’，就是说树有根、水有源。这片杉树林是咱刘家山的根，
砍了卖钱，山就秃了，根就断了。”

随后，他召集村“两委”和村民开会。争论持续了一个多
小时。最终，大家达成共识：规矩不能破——哪怕树病死，不
砍不伐，不卖一分钱。

这一幕，刘小平看在眼里。回村这么多年，他从卖车人变
成农庄主，眼看着山外的世界一轮轮地变，山里的日子却越来
越踏实。会后，他找到刘欣：“我认这个理。在外面挣钱是本
事，回来守着山，把根留住，是另一种本事。”

今年，51岁的刘小平在农庄生意之外，给自己揽了件“闲
事”：用AI工具制作短剧，传播刘彬士的故事，并赴北京查找
档案史料。他从刘彬士传世字迹里提取出“黑谷冲”三个字，
做成了自家农庄的标识。与之一同挂在门口的，是一块红色
的“共产党员中心户”标牌。

刘小平9岁的女儿刘宸瑜，如今已经能向游客讲解“黑谷
冲”地名的由来了。有人问她，匾上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小
姑娘仰起头说：“就是树有根、水有源，咱们村的人不能忘本。”

“前两次挪动，匾从墙角上了墙；第三次挪动，它从墙上
‘挪进’了心里。”刘欣说，这块老木匾不再只是游客参观的老
物件，而是化作了这个山村过日子、做选择的一杆秤。

离开刘家山村前，记者又去了趟刘彬士故居。“木本水源”
匾悬在正堂，阳光从大门洒进来，落在匾上。

故居外，书香河穿村而过。
21年前，这条河只是一条山涧；如今，它流过状元桥、进

士桥，流过一家家民宿的门前，流过黑谷冲农庄，也流过刘宸
瑜们长大成人的日子。

21年间，刘家山村人均年收入从1300元增长到2.5万
元。变化的不仅是数字，更是山里人对自身根脉的重新认识。

（参与采写：刘备）

一块匾的两种叙事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一块老木匾的三次“位移”
见证武汉“最高村”20年变迁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实习生鲍思成

记者手记

2005年深秋，我第一次踏入刘家山村。在
一户农户家看到这块匾时，村民告诉我，这是道
光皇帝赐给村里一位进士的。我记下了这个说
法，没有深究。21 年后，当我站在“刘彬仕故
居”正堂，仰头望着那块被擦拭干净的匾额时，
一个学术声音意外介入了这段采访。

“这块匾不是道光御笔，是刘彬士自己题的。”
作家裴高才在《武汉文史资料》2026年第2

期发表文章考证，从清宫档案、匾额款识、印章
比对等维度论证：匾为刘彬士自题，落款“刘筠
圃题”，而“筠圃”正是其号。

我把这篇文章拿给村支书刘欣。他盯着手
机屏幕看了半晌，抬头说：“那不可能。”

“匾上有皇帝印章，怎么可能是自己写的？”
他的语气里没有责怪，只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笃
定。老村长刘登峰一口黄陂腔：“告老还乡，皇
帝赐匾——村里就是这么传下来的。”

我试图解释裴高才的逻辑：刘彬士的号、清
宫档案的履历、清代匾额的制式规范……但村
民们有自己的逻辑：一块历经日军烧村之劫、保
长家火灾之厄而幸存的老匾，就该出身不凡。

采访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僵局——不是对
立，而是平行。

裴高才的考证在学术层面站得住脚。台北
故宫博物院档案中，“刘彬士，字辅文，号筱圃、
筠圃”的记载清晰。匾额上款“赐进士及第”是
功名，“巡抚浙江”是官职，“筠圃”是署名。从制
式看，这更像是官员自题乡梓的常规做法。

但村民们的坚持有其自身考虑。“皇帝御
赐”承载的不仅是匾的来历，更是一个村庄的尊
严与自信。当这块匾从无人问津的旧物变成游
客必看的“镇村之宝”，它的“御赐”身份被一次

次确认、加固，最终成为集体记忆。在乡村文化
生态中，“信以为真”就成了真的。

我拨通了裴高才的电话。这位黄陂籍作家
在电话那头笑了：“我理解村民的执着。但历史
考证不是为了拆台，而是让‘木本水源’四个字背
后，站着一个更真实的人——一个从深山走出去
的读书人，告老还乡时，自己提笔写下对故土的
敬意。这比‘皇帝御赐’更有价值，不是吗？”

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故居门楣上
的题字，写的是“刘彬仕故居”——“仕”是仕途的
仕。但裴高才的文章里，以及网上史料中，这个
名字都写作“刘彬士”——“士”是士大夫的士。

一个“仕”，一个“士”？我问刘欣，他愣了一
下：“我们一直写的就是这个仕。”

这个用字的差异，像一面小小的镜子，映照
出历史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形与选择。“士”是读
书人的身份标识，“仕”是入仕为官的仕途期
许。村民们或许觉得，一个从深山走出去、官至
巡抚的人，用“仕”更能配得上他的传奇。这是
一种民间的再创造——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
为历史人物重新命名。

或许，历史考证的终极目的，不是“求真”以否
定“存信”，而是为“存信”提供更扎实的根基。裴
高才的考证让我们知道了刘彬士的号、他的官职、
他题匾时的真实身份——这些细节不会削弱匾的
分量，反而让“木本水源”有了更具体的生命温度。

至于“仕”还是“士”，御赐还是自题——争
论在学者那里是考据，在村民那里是认定。两
种叙事如同匾上“木本水源”的“木”与“水”。我
记录下这种并行，只是想把这块匾更完整地交
给时间，交给下一个21年，交给刘宸瑜和刘家
山村的后人们。那时，或许有第三种叙事出现。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转过几个急弯，接近山

顶时，一座山石修筑的城楼式村门陡现眼前。门

楼正上方，嵌刻“状元故里刘家山村”八字门牌。

穿门而入，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小河穿村而过，三

座石桥依次铺陈，两岸白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

致。远山如黛，山巅上，巨型风力发电叶片在风中

缓缓旋转。

2026年7月，长江日报记者时隔21年重访黄陂

区蔡店街道刘家山村，眼前的景象，已与记忆中完全

不同。

刘家山村，地处大别山余脉崇山峻岭中，平均海

拔873.7米，是武汉市海拔最高的行政村。

2005年11月，记者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曾在一

户村民老房的墙角柜子上，见到一块落满灰尘的木

匾。匾上“木本水源”四字依稀可辨，漆面斑驳。村

民说，这是清朝道光皇帝赐予村里先贤刘彬士的。

21年间，这块匾历经三次“位移”——从被遗忘

的墙角，到桥头商铺的墙面，再到刘彬士故居正堂正

中，直至成为一种扎在村民心底的文化符号。每一

次木匾迁移的背后，都恰好踩上武汉乡村蝶变的关

键节点，从早年家园建设、新农村提质，到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打造和美乡村，一连串政策举措接力落

地，托举起深山古村的新生。

本版策划/李英波 统筹/贾蓓
今日刘家山村今日刘家山村。。

刘家山村进村门楼，门楼正上方嵌刻“状元
故里刘家山村”八字门牌。

挂在刘彬士故居正堂的“木本水源”木匾。 刘备 摄

大地深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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